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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出邵东城区往南约三十八

公里，便到了简家陇镇堆头村。

芭蕉山脚下，蒸水蜿蜒流过。山

环水抱间，静静卧着一座青砖

黛瓦的老宅——承志堂。邵东

人大多知道荫家堂，却很少有

人知道，比荫家堂还早十二年

建成的承志堂。

承志堂的主人叫刘点阳，

字鼎进，清代太学生，后被赠封

儒林郎。嘉庆十七年（1812），考

虑到子孙渐多、屋宇逼仄，他便

辟地建院，取名“承志堂”，意为

“承前启后，继志述事”。

登高俯瞰，整座院落如一

只展翅的凤凰，俯伏于芭蕉山

脚。自大门而入，是财厅、大厅、游厅、横厅、神厅五

重厅堂，一重深过一重。左右各两排厢房，两条通道

横贯东西，将整座宅院连为一体。全宅占地约五亩，

计五十二间房屋、十二座天井。所有厅堂采用穿斗

式木构架，檩条、横枋、大梁、立柱皆以榫卯相衔。

步入承志堂，最引人注目的是石头。大门两侧、

厅堂立柱之下，皆精雕细刻的石础与石墩。石础有

鼓形的、八边形的、刻有莲花的，分别寄寓“鼓乐升

平”“八面来财”“出淤泥而不染”。石墩雕刻更是精

彩：大门前刻有“双狮滚球”，厅堂里刻有“麒麟送

子”“鹿鹤同春”“蝙蝠衔钱”……

承志堂的山墙与檐墙上，尚存一些壁画。正厅

外墙绘着“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教育子孙百善孝

为先。另一面墙上绘着“渔樵耕读”——渔夫撒网、

樵夫砍柴、农夫犁田、书生夜读，寓意各安其分、以

勤劳为本。另有“琴棋书画”四条屏，暗示刘家不失

风雅。最有趣的是厢房外墙上的“老鼠偷葡萄”：鼠

善繁衍，葡萄多籽，寓意多子多福。这些壁画历经两

百年风雨，人物姿态依稀可辨。

承志堂的十二座天井，集采光、排水、通风等于一

体。光线自天井洒落，整座宅子通透明亮；雨水落入暗

沟，两百年来从未堵塞；夏日穿堂风自生，比空调还舒

爽；封火山墙能阻断火势，大水缸随时可应急。古人之

匠心，处处可见。

最令我叹服的，是主堂大厅的地板，用瓷灰、糯

饭、桐油等浇筑而成，异常沉稳坚固。两百多年了，

竟不起砂、不开裂、不返潮，方格纹依旧清清楚楚。

孩提时代，我常与小伙伴们在承志堂里捉迷藏。一

晃，半个世纪过去了。

承志堂落成不久，鼎进公便去世了，当家的是

其妻刘老夫人。宅子建好后，刘家山里还剩大量优

质木材。道光四年（1824），杨桥镇的申承逑兄弟筹

建荫家堂，慕名前来求购。

这些年，荫家堂修缮一新，游人如织。而承志堂一

直藏在芭蕉山脚下，少有人问津。如此精美的古宅，直

到 2024 年岁末才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过这样

也好，正因偏僻，加上乡亲们惜护祖业，承志堂才没有

被拆改得面目全非。如今，堂前的水塘依旧波光潋滟，

屋后的小山依旧绿树成荫。屋里住着的刘家后人，依

旧过着简简单单的农家日子。

天气晴好时，你若得闲，不妨来到芭蕉山脚下

的这座老宅走一走。暮色四合之际，你将看到这样

的景色：残阳从芭蕉山顶铺下来，将老宅染成一片

温暖的旧铜色；水塘里落着碎金，归燕掠过水面，钻

回檐下；炊烟袅袅升起，淡蓝，绵软，像是老宅慢悠

悠的呼吸。   （刘红扬，邵东一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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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兴宝在省城长大，只有

每年暑期才回乡下待个把月。

他三岁那年暑期，看见院子

里有只大公鸡昂首阔步——红红

的鸡冠像束火焰，花羽在阳光下

闪闪发亮——便扯着我的衣角

喊：“爷爷，那只大鸟比孔雀还漂

亮！”我笑道：“那是大公鸡，家里

养的。”他歪着脑袋问：“你能捉住

它么？我想跟它玩。”我说：“好。”

我抓了把米撒在地上。大公鸡

低头啄食，我趁其不备伸手去抓。哪

知它机灵得很，我的手刚伸出，它便

扑着翅膀飞到墙上，还“咯哒、咯咯

哒”乱叫，神气活现。为了不丢面子，

我顺手抓了只温顺的小芦花母鸡给

他。起初兴宝不敢伸手，我牵着他的

小手放在鸡背上。他小心地摸了摸，

惊喜道：“鸡毛好细滑！”玩了一会

儿，我就让他放了。可过后他还是念

念不忘大公鸡，常常自个儿抓米引

它。我看他这般执念，傍晚趁公鸡进

窝，便从笼里抓了出来。兴宝高兴极

了，小手抓住鸡尾的彩羽不放。我担

心公鸡啄他，用右手捏住鸡喙，让他

轻轻把玩那红红的大鸡冠。从此，他

便深深喜欢上了这只大公鸡。

有一次，这只大公鸡和别家的

公鸡打起架来。兴宝远远蹲着，两眼

瞪得溜圆。我家的公鸡啄住对方，他

就拍手雀跃；自家的被啄住冠子，他

就捂着嘴喊“哎哟”；两只鸡僵持时，

他攥着小拳头喊“加油”。那投入的模

样，活像个啦啦队长。

两天之后，他对大公鸡的兴

趣淡了，便拉我到屋后山上玩。我

寻野果吃，他却只顾低头找东西，

原来他在看蚂蚁排长队。“爷爷，

蚂蚁放学了，也排着队回家吗？”

我一听乐了，连连点头。他索性趴

在地上看，还伸手想去抓。我赶紧

拦住：“蚂蚁只能看，不能抓。你抓

了它，它就再也找不着妈妈了。”

他乖乖缩回手，继续静静地看。

这时，“吱嘎”一声，一种腰身

长长的、翅膀碧绿的蝗虫飞过。他

抬起头来说：“爷爷，帮我抓只绿飞

机。”我即刻伸手，没抓住，倒是惊

飞了草丛中几只短腰身、灰黄色的

黄星蝗。它们跳得更高，飞得更远。

兴宝兴奋地喊：“爷爷，快追！”我几

经波折才捉住一只，可惜弄断了蝗

虫的一条长腿。孙子的小脸一下子

白了，眼眶红红地问：“爷爷，蝗虫

的腿断了，它痛吗？”我蹲下来认真

地说：“腿断了，肯定会痛的。它们

也是小生命，以后我们不捉了，好

不好？”他重重地点点头，从那以

后，再也没伸手捉过一只小虫。

我养了不少家禽家畜，经常唤

来唤去。撒一把秕谷，喊声“咕咕

咕”，一群鸡便飞奔而来；小狗刚要

溜出门，轻唤两声“来来”，它就摇着

尾巴转回来。兴宝耳濡目染，也学得

有模有样。一次，我带他到村东头看

人下棋。旁边有只小黑狗在歇凉。我

轻唤：“来来，小黑！”小黑狗竖起耳

朵摇尾巴。兴宝跟着学，黑狗果然也

摇了摇。这下他可得意了，从此见了

小狗小猫一律用“来来”和它们打招

呼。更逗的是，有一天他看见花蝴蝶

翩翩起舞，又唤“来来，蝴蝶”。蝴蝶

不理他，一上一下飞远了。他看见小

麻雀觅食，又唤“来来”，麻雀却扑棱

棱飞走了。我笑着说：“‘来来’是唤

小狗的，蝴蝶、小鸟听不懂的！”他似

懂非懂地点点头，可第二天却还是

照样跟蝴蝶打招呼。

对门老哥家有口水池，养着

不少鱼。兴宝趴在池边看了半天，

抬头问我：“爷爷，鱼多可爱呀！我

也要养漂亮的金鱼。”我不忍拂了

他的兴致，带他去县城花鸟市场

挑选了“斑马”“虎皮”“电光美人”

等十几个品种的金鱼。

自从养了鱼，打理鱼缸就成了

我俩的“常规作业”。我与他约定好，

他喂鱼我换水，一天两次。从此，每天

他早早起床，洗了脸，就捏着鱼食，站

在鱼缸前，一粒一粒地撒。金鱼们成

群结队游过来，摇头晃尾的，好似跟

小主人打招呼。孙子也向鱼招手：“早

上好，金鱼宝宝。”他想让金鱼长得快

些，总想多撒些鱼食。我提醒他：“别

撒多了，会把鱼撑死的。”

一天傍晚，孙子拉着我的手问：

“爷爷，小鱼在水里会不会冷？鱼睡

觉闭眼睛吗？”我不答，只教他自己

观察，还拿出养鱼的书让他找答案。

在我的影响下，他一有疑问就翻科

普绘本，对着图片一条一条地比对。

慢慢地，他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

如今，孙子已经十岁，读小学

四年级了，学习成绩好，特爱看生

物书，常登台给同学们讲述动物

故事，据说颇受欢迎。

过两个月，我又可与孙子享

受暑期时光了。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祖 孙 的 暑 期
林日新

八年前，我从城南公园

附近搬到江北居住。退休以

后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就

是散步，没有目标，大街小

巷瞎逛，这里停停，那里看

看。用邵阳老话来说，叫做

“窜弄子”。要说江北最动人

的风景，不是气派林立的高

楼大厦，也不是精心雕琢的

园林景观，而是飘散在街头

巷尾的烟火气。这烟火气，

从清晨资园农贸市场的喧

闹声开始，混着宝庆夜市的

孜然香，裹着棋牌室的哗啦

声，像一碗浮着红油、辛辣

滚烫的宝庆米粉，粗粝却很

实在、平凡而又热烈。

天刚蒙蒙亮，街灯还未

熄灭，江北的烟火就先从资

园农贸市场燃了起来。这是

一座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

老市场，经过几番改造和整

治，早已褪去“脏乱差”的形

象，变得敞亮干净。清晨五

六点钟，菜农们挑着满筐的

瓜果蔬菜从四面八方赶来。

带着露水的青菜、红得透亮

的西红杮……在摊位上码

得整整齐齐。摊主们操着方

言，高声吆喝着：“刚摘的黄

瓜，甜得很！”“喂猪草的土

猪肉，不打水，快来买啰！”

来买菜的街坊邻里，提着

篮、推着车，在摊位间慢悠

悠地挑选。

作为江北最大的“菜

篮子”，这儿每天都像赶大

集，人挤人、肩擦肩。买卖

之间，没有虚头巴脑的客

套。抹个零头，送根葱蒜，

都是家常便饭。经过讨价

还价，最后总能笑着成交。

这里没有尔虞我诈，只有

诚信友善，你信我秤准，我

信你钱真。在这里，你也能

看 见 生 活 最 本 真 的 模 样

——有人为几毛钱精打细

算，有人为一家人的一日

三餐而忙碌奔波。

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江

北的热闹便挪移到了资枣社

区的宝庆夜市。华灯初上，90

多个摊位一字排开，招牌次

第亮起，重庆万州烤鱼、贵州

坨坨肉、云南石屏烧豆腐、林

哥哥东北烤冷面等等五花八

门，红的、黄的、蓝的，把夜市

映照得暖意融融。

烤串的油脂滴在炭火

里，噼里啪啦作响，腾起阵

阵青烟。孜然与辣椒粉的

香辣味弥散在空气中，勾

得隔着资江河的食客直流

口水。除了烧烤，还有炸臭

豆腐的臭香、麻辣烫的鲜

辣、糖油粑粑的甜糯、柠檬

茶的清爽，各种味道交织

碰撞，汇成舌尖盛宴。小方

桌、塑料凳，一家人围坐。

孩子啃着烤鸡翅，满嘴油

光；年轻情侣头挨着头，分

享一碗冰凉粉；三五好友

碰着啤酒，大声聊着天，吐

槽工作上的不顺，分享生

活中的趣事。大家白天为

生活奔波的疲惫，在一口

热乎的美食、几句暖心的

闲聊中，烟消云散。

而在江北大街小巷、

居民小区随处可见的棋牌

室，更是这烟火气里不可

或缺的一笔。不用刻意寻

找，随便拐进一条老街，总

能听见“哗啦哗啦”的搓麻

将 声 音 和“ 胡 啦 ”的 欢 叫

声。这些棋牌室大多不大，

简单而温馨。它们就像“减

压室”，帮助人们释放精神

和生活的压力……

一座城市繁华美丽当

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市

井之中的温情、烟火之中

的善良。江北人的日子，平

淡而不寡淡，寻常却有温

度。农贸市场藏着诚信本

分，夜宵摊担盛满人间滋

味，棋牌室里凝聚邻里情

谊 …… 这 满 城 的 氤 氲 烟

火，不显摆、不浮夸，温柔

绵长，生生不息。

写完以上文字，我又去

街上逛了一圈，觉得意犹未

尽，再写诗一首，以为歌颂。

诗曰：“莫道浮生少雅趣，寻

常巷陌蕴生机。人间最是清

欢好，满城尽带烟火气。”

满城尽带烟火气
老 红

古人有云：“士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然此人站上三

尺讲台，七年又七年，非但未

曾世故，反倒有返童之态。

别人打牌她不打，别人

炒股她不炒，别人追剧她不

追……大家称她为“怪人”。

她忙时不躲懒，闲时不贪

睡，捧起一本书，便听不见

周遭喧嚣。她看似勤勉，实

则慧根不足，不懂消遣。

怪人个头不高，相貌

平平；脸圆如饼，肤白似葱。

静时如端坐之雕像，生人不

敢近前，只道她严肃有余；

动时如脱兔一般，搞笑逗

乐，蹦跳高歌，直如七岁孩

童。她虽年近不惑，路人竟

常认她作学生。一日她穿女

儿校服入校园，师长拍其肩

笑道：“同学，你好。”回头再

看，呜呼，哪班有这般学生？

白日工作，繁杂琐碎。开

会、上课、填表、写教案、批作

业、搞活动，同事皆叫苦不

迭。然此人一入校门，便似打

了鸡血，步履生风；及至进得

教室，更是声如洪钟，气贯长

虹。她还擅长没事找事：带学

生做月饼、包粽子、煮饺子，

或到校外观花赏景。她喜天

上飞燕，乐云中孤星，偶有所

感，便成一二千字小文或短

诗，还要读给学生听。

怪人衣橱少新衣，身

上无首饰；发常自理，鞋亦

自 洗 。唯 独 买 书 ，下 手 阔

绰 ：快 递 是 书 ，购 物 车 是

书，背包有书，手提袋里还

是书。读一书，便买书中提

及的二三书；读二书，又买

该作者所著的四五书。

怪人藏书虽不少，却轻

易不肯外借。六年前，一友

为其子借走一袋书，绘本、

童话、小说皆有，久未归还。

她追问无果，愤然立誓：“再

借书与人，吾为猪也！”近些

年，她买书之势未减，买课

之劲又增，岂不咄咄怪哉。

当此时，天上星光隐

现，楼下霓虹闪烁。怪人静

坐窗前，手抄一诗：“飘飘

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唐芳园，新邵县酿溪
三小教师）

“ 怪 人 ”小 像
唐芳园

席子，多用竹条、藤条、蒲草或

芦苇编织而成，以前是家家户户必

备的床上用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每到春夏之交，就有摊贩背着各

种席子在大街小巷售卖。

湖南有很多地方以制作席子

出名。益阳是中国著名的水竹凉席

之乡，它有“明如玉、平如水、软如

帛”的特点。制作水竹凉席，从砍

竹、下料、破篾、拉丝、蒸煮到编织、

锁边，要经过十三道工序。使用久

了，水竹凉席的颜色会慢慢变红，

散热性能也越来越佳。

随着电风扇、空调、空调扇等

家用电器的普及，凉席的地位受

到了挑战。现在很多年轻人夏天

不愿意用席子，而是喜欢开空调

盖被子睡觉。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湖湘三百六十行

卖 席 子
唐文林 王艳萍

梁典逸的长篇儿童小说《暗夜猎手

猫头鹰》（海燕出版社 2026 年 4 月出版），

讲述了一群乡村孩子与一只猫头鹰幼崽

“夜影”相遇、相依、最终分离的故事。在

这一过程中，孩子们完成了对责任、平等

与爱的领悟，实现了从稚嫩到懂事的成

长蜕变。

一是对“责任”的顿悟。故事中，孩子

们将夜影视为需要被保护的弱者，将其

安置在谷仓的“秘密基地”中。孩子们一

起喂养夜影，并为它疗伤、起名。在喂养

过程中，他们发现夜影拒绝饼干只吃活

虫，它的翅膀化脓需要敷药，它因换羽变

得暴躁……所有这一切，让他们懂得了

“原来养一个生命，比爬树掏鸟窝难多

了”。这种关于责任的朴素顿悟，是孩子

们成长的第一道印记。

二是对“平等”的理解。当夜影用翅膀

为孩子们挡住坠落的火炭，当它在暴雨夜

引导他们避开泥石流——孩子们逐渐意

识到，夜影这只被他们喂养的“弱者”一次

次成为他们的拯救者。夜影不再是需要被

保护的“宠物”，甚至在某些时刻，是更具

智慧与勇气的“引路人”。这种关系的翻

转，动摇了孩子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单向

度理解。他们与夜影的关系也由“照顾者”

与“被照顾者”，转变为平等的生命伙伴。

三是对“爱”的领悟。随着时间的流逝，

夜影在孩子们的陪伴下学会了飞翔，学会

了捕猎，孩子们既骄傲又害怕。为夜影的成

长骄傲，也害怕选择：继续将夜影留在身

边，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还是将其放归自

然，尊重它的生命本性？楚冬天的那句“救

它是善缘，困它就是孽债”，道出了成长的

核心命题——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懂

得在恰当的时候放手。当夜影拖着伤翅飞

向山林，孩子们流下的泪水里，既有不舍，

更有一种对生命独立性的敬畏。

“夜影从未离开……它活在每一个还

记得 1980 年夏天的人心里。”梁典逸用温

暖而忧伤的笔触，写成长，不回避疼痛；写

人与动物，不流于说教。夜影不是过客，它

让孩子们懂得了什么是责任、平等与爱，这

些都成为他们生命底色的一部分。

（袁龙，邵阳学院文学院副教授、邵
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梁典逸，洞口
人，“00 后”，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思想者营地

人与动物的成长书写
——评梁典逸长篇儿童小说《暗夜猎手猫头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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